
端午有感
□ 张卫平

离骚屈子抱清江，玉粽涵情岁月长。

荆楚龙舟争渡日，幽兰尽染后昆芳。

粽思
□ 刘梅芳

粽叶青青糯米香，蒲绳系住旧时光。

不知鱼腹今能否，消化诗魂一段殇。

端阳吃咸鸭蛋
□ 曾鹏

归来江汉正端阳，开瓮临风满院香。

咸蛋枚枚藏旧梦，融成一味是家常。

五色粽手链
□ 黄娟

彩丝巧绾意深藏，千里尤携粽叶香。

拆得腕间新五色，一屏暖意透帘长。

端午悼屈原
□ 沈光明

敢将端午哭斯人，青史长河只一身。

香草结衣天外客，落英掩镜眼中尘。

离骚满腹羞回首，欸乃一声独问津。

泽畔行吟何所有，惟闻江水说灵均。

端午寄情
□ 孙斌

每逢端午寄诗叹，世有忠臣家国安。

粽裹民心情得尚，艾悬风俗礼行敦。

龙舟鼓舞与时进，九鼎歌扬义正观。

屈子精神永相续，中华道路自然宽。

九龙渊看赛龙舟
□ 熊平

龙舟快如箭，驶向艳阳天。

鼓里《离骚》响，敲醒八百年。

诗人节感怀
□ 欧平

佳节欣闻艾草香，榴花如焰古城妆。

一盘角粽迎诗客，千载离骚书楚狂。

播火同将吟帜举，弄潮更把巨帆扬。

今朝借得陶公笔，喜满心田酒满觞。

浪淘沙·端午感怀
□ 徐梦灵

代代得重温。屈子精神。端阳美食

祭忠魂。历史还应清者写，无惧豪门。

世事说纷纭。看个真真。浮名不值

一分文。独自悠闲摇破扇，才是高人。

卜算子·近端阳
□ 王学美

榴火已燃过，栀子飘香远。渐有门庭

蒿艾悬，惹起千年叹。

山鬼已难寻，天问何曾断。总记浑浑

子独清，梦里骚魂唤。

清平乐·咏骚魂
□ 汪进权

江波渺渺，愁绪知多少。一卷鸿辞天

地晓，不负平生孤抱。

佳节岁岁相寻，楚风代代相侵。留得

丹心常在，山河共仰高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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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艾香漫过荆州古城的青石板路，端午的序幕便在熟悉的

烟火气里拉开。两千多年前屈子行吟的余韵仍在江面流淌，如

今的龙舟鼓点正踩着同样的节拍轰然作响：老人们在门楣悬起

菖蒲剑驱邪纳福，母亲指尖缠绕的五彩绳系住孩童的笑靥，邻

里围坐包粽子的欢声飘进深巷，抛入江心的粽米载着对先贤的

悠悠追思。本期专版撷取 11 位诗人的诗意端午和 7 位作家的

端午记忆，有江岸竞渡的豪情，有家常裹粽的温情，也有跨越千

年的家国共情，一字一句，都是属于荆州人独有的端午注脚。

编

者

按

芒种过去几天了，端午节快到了。几个老板娘时不时聚在一起，
话题都是端午节、包粽子，聊了几天终于统一意见，大家一起包粽子。

粽子馅好弄，包粽子的粽叶难找。我们老家包粽子不用竹叶，
是到河边摘野生的芦苇叶，有人叫粽箬，也有人叫柴叶。芒种过后，
就会有挑着扎成一把把晒干的粽箬担子，走街串巷叫卖。这几天，
老伴儿去菜市场买菜，走遍市场的角角落落，一直都没有找到粽叶。

隔壁山西老板发了个朋友圈，没过两天，有个客户带来了一大
捆粽叶，万能的朋友圈解决了包粽子的粽叶难题。周末的下午，几
家店老板娘聚在一起，泡粽叶的、调粽子馅的，各忙各的，有条不紊
地准备包粽子的前期工作。

我们家调的粽子馅是赤豆和腊肠馅，腊肠是年后从老家带过来
的。山西老板娘是红枣馅，山西的大红枣看着就馋人。河南老板娘
调的馅是五花肉和咸鸭蛋黄馅，广东老板娘调的馅是半边咸、半边
甜：咸的半边是五花肉、香菇、虾米和咸鸭蛋黄，甜的半边是豆沙和
莲蓉，一颗粽同时有两种口味，如我们老家龙虎斗烧饼一样，又咸又
甜，吃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粽叶泡了两三个小时，馅儿准备好了，几个老板娘围着泡粽叶的
大圆桶，包起了粽子。我们老家，包粽子叫裹粽子，有四角形状的菱角
粽，还有长长尖尖的草把粽。山西老板娘包的粽子，外形小巧，牛角三

角形和四棱锥秤砣形，个头偏小，尖角突出。河南粽子的形状是正三
角锥形，大小适中，捆扎简洁。广东粽子的形状最厚实，方墩大块像枕
头，最后广东老板娘还包了几个长条粽，长长的和竹筒一样。

女人们在包粽子，山西老板店里有个大高压锅，河南老板从店
里端过来蒸馒头的凹形电磁炉。十几分钟后，高压锅盖上的喷气嘴
冒出了雾状的蒸汽，粽香飘散出来。天渐渐黑了，市场里路灯亮了，
店门口摆了两张桌子，一桌男人，一桌女人。男人们一手端着啤酒，
一手用筷子叉着粽子，一口啤酒一口粽子，喝啤酒吃粽子的滋味特
别爽，没有生意上的烦恼，没有工作上的疲惫，聊的全是啤酒与粽子
的话题。

女人们吃着粽子，话题有点多：谁家孩子要高考了，谁家儿媳妇
怀孕几个月了，谁家孙子在学校里打架了。山西老板娘说，今年的
生意淡了点，店铺的租金又涨了，摇了摇头，咬了一大口粽子，似乎
想用粽子的香气，排解心里的不快。广东老板娘说，刚刚接了个大
单，端午节后交货，她一边咬着长条粽，一边说，端午节的晚上，请大
家去酒店喝酒吃饭。

几个老板娘又商量了好久，端午节那天不去酒店，还是在店门
口聚餐，一家做两道家乡菜，再包一锅各种口味的粽子。这些来自
不同地方的生意人，聚集在一起，过一个热热闹闹的端午节。

又到端午佳节，“咚锵咚锵”的龙舟锣鼓声由远及近。我揣上几
个刚出锅的粽子，踩着鼓点，兴冲冲地奔向江边。

到了江岸，我将粽子轻轻抛入江中，随后挤进人群，望向不远处
集结的龙舟。忽然，一声嘹亮的哨声划破长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
之箭冲出赛道。“嘿嚯！嘿嚯！”船手们喊着响亮的号子，踩着鼓点，
奋力划动船桨。飞溅的水花凌空绽开，似流星划过苍穹，将江面幻
作粼粼星河。每一艘龙舟都飞驰向前，奋楫争先。沿岸观众的呐喊
声、助威声此起彼伏，声浪直冲云霄。当胜利的龙舟冲过终点线时，
江河沸腾了，胜利者高举船桨，振臂欢呼。两岸人声鼎沸，喝彩声撼
天动地，那份豪情在每个人胸中激荡……

记忆中的端午，总是响着鼓点，飘着粽香。爷爷和父亲年年都
要带我去江边看龙舟，从不间断。即便后来爷爷腿脚不便，拄着拐
杖也要蹒跚前往。那时的我个子小，总被淹没在拥挤的人潮中，任
凭怎么踮脚，也望不见那奔腾的江面。父亲便会蹲下身，让我骑上
肩头。顿时，视野开阔，龙舟竞渡的盛景一览无余。

父亲常说，我们家看龙舟的习俗，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这不
仅仅是一场热闹的赛事，更是对自然的敬畏，对爱国诗人屈原的追
思。从父亲的讲述中，我知晓了龙是水的主宰，能呼风唤雨；明白了

龙舟竞渡，是向天地祈愿风调雨顺。而那位投江明志的伟大诗人，
他的气节与诗篇，早已化作我们血脉中的精神图腾。

端午前夕，母亲总要包上许多粽子。到了端午那日，听见远处
传来的龙舟锣鼓声，我们就提着一笼粽子来到江边。我学着大人的
样子，将粽子轻轻抛入水中，看着它们在水面打了个转，慢慢沉入江
底，仿佛能穿越千年的时光，带去我们对诗魂的缅怀。

爷爷和父亲都是“龙舟迷”，每次看完比赛，就会向船手们请教
划龙舟的“门道”，比如，在湍急的水流中如何控制力度，保持龙舟稳
定？如何调整划桨角度以减少风阻？团队如何配合才能发挥最佳
水平……虽未亲身划桨，他们却已成了“行家”。

在这样的耳濡目染下，我渐渐明白，看龙舟赛，看的是心愿、是
情怀、是拼劲、是团结，是一代代人智慧与精神的传承！

此刻，余音未散的龙舟鼓韵仍在胸腔震颤。“咚锵咚锵”的节奏，
犹如血脉的律动，将记忆深处的端午时光唤醒。赛龙舟，这颗闪耀
在文明长河中的明珠，凝聚着民族的精魂与气魄。桨声里沉淀着

“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鼓点中激荡着“奋楫争先”的时代豪情。纵
使岁月更迭，这份融入血脉的龙舟精神始终奔涌，引领我们以昂扬
的姿态，在时代的洪流中劈波斩浪、勇立潮头！

龙舟竞渡庆端午
□ 汪小科

记忆深处，母亲与端午的画面，像一幅晕染着烟火气的水墨画，
在岁月里徐徐铺展。

母亲总将五月初五的仪式感，细细揉进粽叶的青脉络里。那些
新采的箬叶在木盆中舒展腰肢，清水浸泡后愈发鲜翠欲滴。白得透
亮的糯米，恰似她鬓角新添的霜雪，无声诉说着时光的流逝。

小时候踮脚偷吃糯米的顽皮，蒸笼掀开时白雾漫过脸颊的温
热，都在这熟悉的香气里渐渐清晰。

母亲包粽子时总念叨：“要裹得紧实些，米粒才不会漏出来。”她
布满老茧的手灵巧翻飞，粽叶折成漏斗，舀入糯米，嵌入红枣，再覆
上一层雪白。棉线缠绕的动作虽不如从前利落，却依然带着岁月沉
淀的温柔。我忽然明白，她裹进粽叶里的，是怕被时光冲散的牵挂，
是藏在岁月纹路里的细密疼爱。

剥开热气腾腾的粽子，糯米香混着草木气息漫过舌尖。软糯裹
着红枣的甜，像母亲年轻时哼的童谣，在齿间一圈圈化开。咽下的
每一口，都像是吞下了她佝偻背影里藏着的坚韧，那些被时光压弯

的脊梁，曾为我撑起整片晴空。
这些年漂泊异乡，大多数的端午都在写字楼的格子间度过。对

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包粽视频，看她缠绕棉线时微微颤抖的指尖，
听她隔着屏幕笑着说：“等过年给你包一车，让你吃个够。”窗外的雨
丝混着便利店速冻粽子的寡淡，将乡愁拉得绵长。

当写字楼又飘进艾草的气息时，我攥着车票转身——原来跨越
千里，不过是从视频里的模糊身影，走向灶台前真实的烟火。白雾
在玻璃窗上蜿蜒成母亲鬓角的霜纹。恍惚间，母亲数粽子的身影已
穿透朦胧。竹篮在她膝头轻轻摇晃，布满皱纹的手指点过粽尖：“一
个、两个、三个……”浑浊的眼底盛着细碎的光，像是在清点这些年
没能寄到我手中的牵挂。

灶火映着母亲斑白的鬓角，她转头唤我：“快尝尝，红枣放得
多。”粽叶剥开的瞬间，记忆与现实轰然重叠。原来无论走得多远，
舌尖的记忆永远认得回家的路；而母亲的爱，早已酿成血脉里的蜜，
在每个思念翻涌的夜晚，温柔地包裹着游子的心。

粽香里的端午
□ 胡晓彤

艾草的清香又一次漫过街巷，剥开一只青翠的粽子，指尖触到
的不仅是温热的糯米，更是一段绵延千年的时光。从少年时追逐的
舌尖美味，到如今心中沉淀的家国情怀，端午于我，早已不是日历上
简单的休憩符号，而是一场跨越年龄的心灵奔赴。

记忆里的端午，是外婆手中那卷带着露水的芦叶。初一时有一
次随外婆去危水河畔打芦叶，听她在芦苇丛中讲那些关于“长虫”的
传说，心里既怕又盼，那是童年最生动的冒险。那时的端午，是舌尖
上蘸着白糖的白粽甜香，是门楣上艾草清苦的气味，是一个少年对
传统最朴素的感知。

后来，端午成了忙碌生活里难得的喘息。工作的压力让人无暇
深究节日的内涵，假期的放松成了主要期待，粽子与艾草反倒成了
应景的点缀。然而，当岁月悄然流转，当我在《楚辞》的字里行间与
屈原相遇，走过秭归的峡江，遥望汨罗的烟波，探访荆州古城里那些
与屈原相关的旧迹，甚至通过方寸屏幕感受龙舟竞渡的热血，端午

的底色便在心中渐渐厚重起来。
它不再仅仅是个人的节日，而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当我看到

单位里一位年轻的同事，毅然报名参加县里的龙舟队，每天晚上要
在柳浪湖公园里的水域里挥洒汗水，为即将到来的荆州市龙舟赛备
战时，我仿佛看到了另一种形式的“上下求索”。尽管他的本职工作
繁重，但我想，这一个月里的每一次挥桨，每一次与队友的呐喊，都
将是与那个千古忠魂最直接的共鸣。对于他的顾虑，我鼓励他。因
为我知道，他追寻的不只是胜利，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

如今再看端午，它就像一枚多棱镜，映照出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轨
迹。它始于对美食的向往，终于对家国的深情。那些藏在粽叶里的个
人记忆——无论是外婆的故事，还是少年的欢愉，亦或是如今对文化的
体认与对后辈的期许——最终都汇入了那条名为“家国情怀”的长河。

在这个粽叶飘香的时节，愿我们都能找到自己心中那份“独属
的味道”，并听见它与千年文脉同频共振的回响。

藏在粽叶里的家国
□ 袁枫

早晨上班，巷口的烟火气先一步漫了过来。一对老夫妻早早支
起小摊，铁锅架在炉火上，热油咕嘟翻滚，滋滋声响在微凉的晨风中
漾开，像是端午将至，悄悄奏响的市井序曲。老两口不慌不忙，边闲
话家常，指尖在面团上揉、捏、收，转瞬就捏出一个个圆滚滚的油糕
生胚。生胚滑入油锅，在热油里慢慢舒展，外皮炸成温润的金黄，甜
香混着油脂的香气四下飘散。我自幼偏爱甜食，每每闻到这股味
道，心底便生出几分期待。在我心里，端午的滋味，便是从这一口油
糕开始的。

除了吃食，端午的韵味，更藏在随身的小物件里。香包与五色
绳，是几代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儿时过端午，最盼着母亲准备的五色绳。节前她便把彩线挂在
院中，让晨露浸润一夜，丝线吸饱水汽，变得柔软顺滑。端午早饭过
后，她便挨个给我们系在手腕脚踝，脖子再挂上一枚小巧的香包。
五彩丝线随风轻晃，我们蹦跳着四处炫耀，满心都是欢喜。香包与
彩绳要戴到农历的六月初六才能取下，那段时光，是童年最鲜亮的
底色。

长辈的疼爱，还藏在孩童的裹肚之中。裹肚多是棉布缝制，正

面常绣着五毒纹样。蛇、蝎、蜈蚣、壁虎、蟾蜍，看似凌厉，实则是借
民俗寄愿，盼着孩子远离病痛、自在成长。柔软的布料护住小腹，抵
御凉气，一针一线，都是长辈深沉爱的牵挂。

插艾悬窗，也是端午不变的旧俗。清晨去野外采割艾草，扎成
束倒悬在门窗之上，清苦的香气漫进院落，既能驱避蚊虫，也寄托着
驱邪纳吉、护佑家人平安的心愿。走亲访友时，长辈常会送上亲手
缝制的裹肚，晚辈则回赠粽子、油糕、绿豆糕，一来一往间，人情与节
俗相融，暖意融融。

时光匆匆，市井街巷几经变迁，可端午的烟火始终未改。如今
每临节令，街头依旧摆满精巧的香囊，五彩丝线在风中摇曳，老手艺
在市井中静静延续。

一枚香囊，一段彩绳，一口甜糯的吃食，串联起过往与当下。端
午从不是遥远的传说，它就藏在清晨的油锅声里，藏在母亲的针线
里，藏在家家户户的烟火之中。

千年文脉，烟火相传。循着端午的风物回望，我们触摸的不仅
是传统，更是代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愿这端午烟火岁岁绵
长，护佑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喜乐安康。

端午风物长
□ 杨文力

粽聚异乡情
□ 翟长付

粽叶上的端午
□ 刘迪林

端午前几日，母亲就开始忙了。
她把干箬叶一捆捆泡进大木盆，清水慢慢

洇开，叶子由黄脆转回深碧，像沉睡的往事被唤
醒。真正包粽子是清晨。母亲取两片叶交叠，
窝成漏斗，填泡透的糯米，夹一块酱油腌过的五
花肉或一勺红豆枣泥，再覆米，折叶，缠棉线——
动作利落得像在折叠一整个五月。我学她的样，
叶总破，米从缝里漏，包出来歪歪扭扭，她也不
笑，只说：“绳扎紧些，松了煮散了可惜。”灶上大
锅咕嘟咕嘟煮上半天，满屋子都是箬叶混着糯米
的香，带一点柴火气的暖。那香气是有形状的，
像一个看不见的怀抱，把一家人都拢在里头。

门楣上要插艾草与菖蒲。父亲搬梯子，一
刀割下屋后长得老高的艾，和形似剑的菖蒲交
叉钉在门框上。他说这是“驱邪”，我那时不懂，
只觉得那股辛烈的药香钻鼻子，雨天也不霉，能
留到仲夏末尾。现在想来，所谓驱邪，驱的大概
是一年里慢慢渗进日子的疲怠与凉薄——有它
在，家就还是干净的、清正的。

村子附近的河往年有龙舟。鼓点远远传
来，岸上人挤人，我们这些半大孩子骑在长辈肩
上看。船像箭，桨起桨落，水花溅一脸。我其实
记不清哪条船赢了，只记得日头晃眼，河边芦苇
弯腰，鼓声撞在胸口，有一种莫名的激昂，仿佛整
条河的力气都绷在一根桨上。那大概是我最早
懂得什么叫“众人同心”——不是口号，是几十双
手合着一个节奏，连呼吸都变成同一种频率。

书上都说端午是为纪念屈原。小时听父亲
讲这故事，我暗自疑惑：鱼吃了粽子便不伤诗
人，那鱼吃完粽子不饿了吗？父亲哈哈笑，说古
人就是这么傻气又温柔。长大后重读《渔父》，
读“举世皆浊我独清”，才明白——我们年复一
年包粽、赛舟、饮雄黄，未必是在追一个确切的
历史现场，而是在用这些笨拙又郑重的小事，
告诉自己：有些清白要守住，有些深情值得年
年重复。屈子沉在江底，可那份“不肯妥协的
干净”，被一片一片箬叶裹着，被一桨一桨划着，
活在了人间的烟火里。

只要你还愿意在某一个清晨泡开一把干箬
叶，想起母亲理叶时微弓的背，只要在门边闻到
艾草还认得那股辛香，端午就没有走。

林清玄说，浪漫，不外是平常事物里有一点
真心。

端午如是。一片叶、一把米、一束草、一阵
鼓，裹住的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真心：敬天地，
念先贤，惜骨肉，愿岁岁常安。

煮粽子的锅又响了，你闻，五月正从箬叶缝
隙里，缓缓洇开。

端午临中夏
□ 倪涛

在历史长河的源头探寻，端午的雏形远比
我们想象中古老。早在屈原所处的战国之前，
端午就已在华夏大地萌芽。而最早的端午，是
与天象、时令紧密相连的。

那时，五月初五被视作“恶月恶日”，气候渐
趋炎热，毒虫滋生，疫病多发。先民们怀着对自
然的敬畏，举行仪式，意图驱邪避疫，守护生命
安康。《礼记・月令》揭示了周代五月避忌的习
俗，而中国现存最早的历书《夏小正》提及五月
为：“蓄兰，为沐浴也”，这就孕育出后世端午“浴
兰汤”的传统，芬芳至今。

在遥远的古代，端午不仅是祭祀与祈福、防
疫的日子，也承载着文人雅士的风雅情趣。北
宋年间，每逢端午，士大夫们常相聚雅集。他们
效仿古人曲水流觞之乐，在庭院中设下宴席，桌
上摆满粽子、樱桃、桑葚等时鲜。众人饮酒赋
诗，以端午为主题，吟诗作对，切磋文采。苏轼
在端午时节曾写下“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
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细腻描绘出端午时
节女子沐浴、河水飘香的美好场景，字里行间尽
是端午的闲适与惬意。

小时候的端午，是充满期待与欢乐的。天
还未亮，妈妈就会轻轻叫醒我们，系上五彩的长
命缕，嘴里念叨着“戴上长命缕，百病都不侵”。
校园里回荡着“五月五，过端午，划龙舟，敲锣
鼓，一二三四五，你划龙舟我打鼓”的激昂童谣，
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童趣。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粽子的场景，更是温
馨难忘。奶奶调糯米馅时，我们这些小馋猫就
围在旁边，趁大人不注意，偷偷捏一小块蜜枣塞
进嘴里。等到粽子出锅，热气腾腾的香气飘满
屋子，大家顾不上烫，迫不及待地剥开粽叶，蘸
着白糖大口吃起来，吃得嘴角都是糖粒，惹得大
人们忍俊不禁。那时的端午，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与生活的烟火气。奶奶一边包粽子，一边说着屈
原的故事，说他的爱国情怀，说他的高洁品格，还
讲讲端午时节如何用艾草、菖蒲防疫驱虫，这些
故事与知识随着粽子的香气，一同留在了童年的
记忆里。

如今的端午，虽然依旧能在街边买到各种
口味的粽子，商场里也摆满了精美的香囊和艾
草制品，但总感觉少了些什么。人们的生活节
奏变快，很多传统习俗渐渐简化。然而，即便如
此，端午的文化内核始终未变。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依旧在端午这个节
日里延续。那些古老的传说、古人的风雅故事，
以及实用的防疫智慧，就像端午的根，深深扎在
我们的文化土壤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都不会
被遗忘。


